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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震撼世界的8.0级特大地震，一时间举国悲痛，当代文学也深深地介

入这场国殇之中，涌现了大量的地震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如今，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十个年头了，但

它留在人们心中的伤痛还没有磨灭，关于汶川地震的文学书写还在陆陆续续地出现。

一、汶川地震文学体裁形式完备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影响，当代诗歌一度处于低迷状态。汶川地震促发了诗歌创作的井喷现象，无

论是雷抒雁、李瑛、张学梦、徐敬亚、王小妮等名家，还是不知名的草根诗人，纷纷在报纸、期刊、网站等

各种媒体上用诗歌表现自己对汶川的关注，诗歌创作一时蔚为大观，评论家王干把这次地震诗潮称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四次全民诗歌运动”。“据统计，5·12汶川大地震发生至今，全国大约有

200余家刊物发表了地震诗歌一万首以上。”[1]一些出版社也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各种版本的地震诗

集，既有全国性的诗选，也有区域性的诗选，还有个人的著作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的《有爱相

伴》、岳麓书社选编的《五月的殇咏》、珠海出版社编的《瓦砾上的诗——5·12汶川大地震祭》、赵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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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姜红伟：《5·12 汶川大地震诗歌专刊增刊民刊出版备忘录》，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
4a10c6890100d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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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钞》、刘满衡主编的《国殇——献给5·12汶川大地震蒙难者

和英雄们的歌》、吴兴人主编的《废墟上的升华》、陈寅主编的《汶川——“5·12”诗抄》、苏历铭选编的

《汶川诗抄》、李瑛编的《感天动地——汶川大地震诗歌记忆》、海啸等主编的《大爱无疆——我们和汶

川在一起》、聂珍钊等编的《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柳柳等著的《珍藏感

动——汶川·生命之诗》等，“全国共有70多家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了100余种地震诗集”[1]。

诗歌由于短小精练，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因此汶川地震后表现这场地震灾难的诗歌层出不

穷，抒发地震所带来的心灵震惊，思念罹难的人群，关心和抚慰幸存者的感情，歌颂坚韧的生命，赞扬

军民奋不顾身的救援行动，歌颂党和政府迅捷的救灾行动。诗歌长于抒情，加之其平仄押韵，读起来

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与传诵，因此成了灾后最适合的情感表达的载体。汶川地震诗歌体式众多，堪称

完备，既有新诗，也有旧体诗词，还有歌词（像王平久的《生死不离》）。其中以新诗居多，既有长诗（如

海田的《血脉》，全诗共有二千六百行），也有短诗，还有微型诗（如车前子的《2008年5月12日》，全诗

仅有六行三十六字）。新诗中以短诗居多，如常建世的《汶川，诗歌疼痛的中心》、凹凸的《那一天》与黄

礼孩的《汉字》等；也有组诗和外一首、外二首、外三首甚至外四首等。组诗有西库的《废墟上的守望》、

苏浅的《请你来爱我——汶川祭》与张红果的《招魂》等；外一首有王家新的《哀歌》、凌越的《毕竟还可

以哭泣》与韦白的《躺在废墟中的孩子们》等；外二首有徐敬亚的《第一次，我失去愤怒》、白雪的《震在

我心中》与灯灯的《今天我抑不住自己的悲伤》等；外三首有王小妮的《2点 28分的鸣响》与黄礼孩的

《爱是死亡惟一害怕的眼睛》；外四首有典裘沽酒的《民族与灾难》。

小说由于其反映的社会容量较大，能够从容地展开对生活的叙述，在描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中占有

很大的比重，在各类体裁中显得较为突出，仅长篇小说就有近二十部，代表性的作品有歌兑的《坼裂》、

骆平的《隔绝》、虞慧瞳的《全中国都下雨》、李希闵的《救赎》、李牧雨的《亲亲伙伴——震后孩子们的心

灵抚慰故事》、张健的《成长在青川》、李先钺的《我前面桃花开放》、关仁山的《重生——汶川特大地震

三周年祭》、闫星华的《震区》、贺享雍的《拯救》、钟正林的《山命》、杨贵云的《县委书记》、安昌河的《断

裂带》、姜明的《寻根》、白云的《国家血脉》、梁佐政的《映秀湾》等。

关仁山以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重生》，描写了汶川地震救灾与重建的过

程，展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荣传统，谱写了一曲灾难之中的人性之歌。歌兑作为一

名军医率领医疗队伍参加了救援工作，耳闻目睹了灾难中的许多残酷情景，在救援工作结束之后，经

过两年的思索和酝酿，创作出了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坼裂》，以一个军医的眼光对大地震进行哲理思

考，直击苦难现场，深入剖解人心，用文学的方式对那场国殇进行特殊的祭奠。

汶川地震给报告文学带来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机会，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总是冲在灾害的

最前沿，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拥抱当下社会生活。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十几万大军奔赴灾区，以自

己的血肉之躯奋战在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他们在地震废墟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特殊考验。报告文

学工作者深入各类抗灾抢险第一线，记录下中国军民抗灾抢险的感人事迹。徐剑的《遍地英雄——第

二炮兵部队抗震救灾实录》、张晋生的《遍地英雄》、李明生的《震中在人心》、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

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赵瑜和李杜的《晋人援蜀

记》、张蜀梅的《生死一线：汶川大地震九天纪实》、中国作协编写的《悲情与壮歌》等报告文学都较为逼

真详实地刻画了抗震军民的光辉形象，在北川，在绵阳，在唐家山堰塞湖，到处都有他们坚毅刚强的身

[1]姜红伟：《5·12 汶川大地震诗集出版备忘录》，2009年5月1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0c6890100d43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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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他们争分夺秒地决战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此外，还有不少描写灾害的散文、戏剧、广播、电影、电视剧本、纪录片等。李西闽长篇散文《幸存

者》记录自己的受难经历，“还原了一段悲剧时光，也为人类的大爱、勇气，写下了个人的颂歌。他在文

字里重温了活着的意义，而关于活着之幸福感的崭新理解，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共同领会”（授奖

词），此文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电影《惊天动地》讲述了某集团军摩步旅旅

长唐新生在演习途中突然遭遇汶川大地震，通讯中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他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把

灾情视作最高命令，毅然带领自己的部队克服重重险阻赶赴汶川进行生死救援。

二、汶川地震文学主题内容复杂多样

汶川地震文学主题内容复杂多样，既有山崩地裂的苦难和人们悲壮的抗争，也有灾难带来的生命

启示与人性的光辉，还涉及环境与生态问题，表达对自然的敬畏。

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描写了震后北川县城的惨状：“最靠近河岸的房子，后面有冲下来的房子

作为巨大的推力，前面是陡峭的湔江河槽，只好空翻倒进湔江的河道中，使河槽原本 90度的直立陡

坡，变成了缓坡。一座原本建筑在河边的房子，被连震带推，彻底粉碎性倒塌。但是，它的房顶部分，

被从距房顶半米处，狠狠削掉。”[1]杨秀丽的诗歌《写在大地摇动的时刻》描写汶川地震的惨烈情形，可

是自己作为诗人又如此无力，只能用诗歌亲吻祖国母亲忧伤的额头。“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黑色的瞬

间，/五月的中国啊，天崩地裂，山峦震动，/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摧折祖国母亲的筋脉？ /有什么可怕

的力量在揉断她的骨骼？ /有什么巨大的手在捣鼓她的血肉？”[2]周碧华的诗歌《那只手，那支笔》，紧扣

“手”与“笔”的中心意象，把最美好的、最痛楚的、最惨烈的几个矛盾元素融入诗中，书写钢筋水泥丛林

里无辜的青春在萎缩，盛开的梦想在凋零，赞美了孩子的坚定与抗争，抒发对遇难学生的哀悼之情，读

后让人泪流不已。“孩子 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支笔被你攥出了泪滴/你对生命的渴望/让活着的人不敢呼

吸……那一刻 我听到你的骨骼吱吱作响/柔嫩的身体压满了钢筋和水泥/那支笔在痛苦地痉挛/那支笔

像你一样没有哭泣。”[3]同样是悲悼罹难的学生，邹旭的《哭泣的书包》以书包的口吻去寻找往昔熟悉的

稚嫩的肩膀，最终只能成为没人背的书包，留在废墟里陪伴主人一起安息。“啊！你！/温暖的脊背/稚
嫩的肩头/从此不能高兴/背着我/往学堂的路上走/我！/成了没人背的书包。”[4]

面对突来的巨大灾难，人们一方面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另一方面也在灾难激发下萌发了强健

的生命力，能够面对乱石崩云的危险情境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农业银行北川支行的龚天秀被困在废

墟中，砸腿饮血断肢求生，始终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用坚韧顽强的意志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第三天，消防队来了，开始营救她。水泥板抬不走，先把一些小的墙渣搬走后，露出了盆子大一个

洞。一个武警战士把头伸过来，还能碰到她的手。她告诉这个战士，自己把腿砸烂了，还剩下一些皮

肉连着，让他去找把锯子，好把腿锯掉。皮肉锯断了，筋还连着，她又要来剪刀，前前后后弄了半个小

时，终于把右小腿弄掉了。爬过一段距离后，终于获救。”[5]《坼裂》中描写医生卿爽在救治废墟中的孕

妇时所承受的心灵的炼狱，孕妇手臂全部损烂找不到血管注射麻药，而抢救时间只有两分钟，她只能

采取直接剖腹的方式取出婴儿。一阵眩晕之后醒来，她准备再进废墟为孕妇缝合伤口，观察震情的士

兵下达了必须撤离现场的军令。虽然有人说孕妇其实早死了，但卿爽还是愧疚万分，不住地念叨：“她

[1]朱玉：《天堂上的云朵——汶川大地震，那些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Z1期。

[2][3]吴兴人主编：《不屈的国魂：汶川大地震诗歌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第14-15页。

[4]赵丽宏、吴谷平主编：《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5]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生命的感动：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250



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6· ·

还在里面，她还在里面”。

灾害来临之际，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几乎到处都是一片互济互助的感人

场景。灾害能够烛照出人性的光芒，使得隐匿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浮出地表。汶川地震期间，民警蒋

小娟将六个月的儿子送到乡下婆婆家，自己则每天在灾区执勤。在灾民帐篷区，一名婴儿由于母亲还

在医院抢救已经三天没有吃奶了，她撩起衣衫轻轻地将乳头塞进婴儿的嘴里。两天之内，蒋小娟就用

自己的乳汁救助了八个娃娃。高丹宇的《警察妈妈》赞扬了这位普通民警宽厚的母爱与温暖的人性，刘

功业的诗歌《母爱无疆——致蒋小娟》也赞扬了蒋小娟对灾区婴儿圣洁的母爱，让人联想起沂蒙山红嫂

的美丽情怀。“你，只是一个六个月孩子的年轻妈妈/乳汁一样汹涌的爱意，充盈着你骄傲的乳房/你丰满

的胸脯，袒露在这西南大山5月悲情的阳光里/袒露得那么多，那么自然，让幸福自然地战胜了悲怆。”[1]

汶川大地震中像蒋小娟这样的普通人物还有很多，他们在灾难中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不顾自己

家庭和个人的安危，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四川省绵竹市西南镇镇长付兴和忙于指挥全镇抗震救

灾工作，顾不上被埋在学校废墟之下的儿子。由于一心扑在抢险救灾上面，他无暇顾及被抢救出来的

儿子的伤情，儿子最终因砸伤导致呼吸系统障碍而死亡。诗歌《父亲的愧疚》写出了父亲对儿子的愧

疚，更赞扬了一个父亲在地震中的担当。“高大健硕的身躯/能担当安危冷暖的职守/却不能为深埋废墟

的儿子/遮风挡雨/宽厚有力的双肩/能挽扶摇摇欲坠的家园/却顾不上自家震后零乱的四壁。”[2]

由于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正值上课期间，学校所遭受的灾情特别严峻。一些教师坚守在普通的讲

台上，迸发出闪亮的人性之光，出现了谭千秋、王周明、向倩、袁文婷、周汝兰等一批英雄人物，用他们

的生命与大爱谱写了一曲曲高尚的园丁之歌。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死死护住学生，孩子

得以存活，而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开双臂/竖起大爱的悬梯/躬身为巢/守护惊恐的羽翼/让生

命攀援生命/让果敢抵挡不期/四个生命复活了/你却长眠于废墟/不死的背影/灼痛共和国的记忆。”[3]

现代化进程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人们认识到现代科技理性不是万能

的，开始质疑并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愈来愈重视环境与生态问题。“5·12”大地震过去一年之后，四川作

家李先钺撤离撕裂人心的灾难现场，创作了长篇小说《我前面桃花开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度

思考。小说记叙主人公“我”（骟匠殷生雨）和老中医阳生云行走乡间为乡民骟牲畜和治病，受到乡人

的尊敬与爱戴。他们秉承了祖先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与万物生灵为伴，呵护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作

者通过远古神话告诫我们不要对自然过度索取，否则自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南河村人在经济利益

的驱动下滥伐森林，开山采石，下河挖沙，对自然进行肆意的掠夺。老中医预言南河村早晚会遭到报

应，果不其然，南河村在一场地震中化为废墟。作品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两个村庄截然不同的情景，

东河村人注重生态与环境保护，靠山吃山，走发展森林蔬菜的路子，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使

得东河村不但免遭灭顶之灾，还呈现出别样的生机与魅力。“我努力去寻找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转述

方法，去超越小说娱乐化、消费化的趋向，把生存环境的警示问题作为一种倾向具体描写，从灾难现场

的情绪中挣脱出来，获得拉开灾难现场距离的思考。”[4]作家对生命和自然保持一种敬畏，把灾难和苦

难的记忆变成一种对今后的警示。“自然灾害在不断地威胁着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是否也扮演过破坏

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如果是，那灾害的根源还在我们人类自身。至少，面对自然灾害，我们也该痛

改前非了！”[5]

[1]刘功业：《母爱无疆——致蒋小娟》，文松辉主编：《汶川情，中华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2]高丹宇：《父亲的愧疚》，2008年5月24日，http://www.poem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52。
[3]高丹宇：《谭千秋》，2008年5月22日，http://www.poemlife.com/thread-8847-1-1.html。
[4][5]李先钺：《我前面桃花开放》，〔成都〕《青年作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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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汶川地震文学风格多姿多彩

由于创作主体姿态的不同，在如何表达汶川地震时打上主体鲜明的印记，汶川地震文学风格便呈

现为多姿多彩的局面。

在描写汶川地震的文学作品中，歌兑的长篇小说《坼裂》风格鲜明，无疑是一篇标新立异的上乘

之作。地震题材的小说大多以地震为背景表现人间大爱，以温情打动人心，表现人在灾难面前的勇

敢无畏与坚强，比如《唐山绝恋》《劫难》《废墟狼嚎》等。《坼裂》突破了一般地震文学书写的规范，小

说中男女主人公一方面是患有现代心理病的患者，另一方面又是无数灾民赖以求生的救赎者，通过

他们的故事来展现人性坼裂的现状，寻求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重铸，对灾害的文学书写进行了另类

拓展。

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棚花村》写法上更是别具一格。曾几何时，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的

报道中看到的多是激昂悲壮的痛哭与呐喊，习惯的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李春雷却用舒缓平静

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了夜宿棚花村的所见所闻，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下面暗藏着生命血流的奔突与

人性光辉的闪电，给我们带来的是另外一种心灵的震颤与体验。李春雷描写了自己在棚花村看到的

一个普通的劳作场景，一个年轻的村妇在挥动连枷捶打油菜棵子，在“两臂猛力地挥舞着连枷”“冲着

地球撒气”“金属般的响声爆裂开来”等话语的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普通村妇内心涌动着的情

绪，既有对老天不公的诘责，更有忙着抢收抗争天灾的不屈意志。这种坚韧顽强的意志丝毫不逊于那

些吸引眼球的慷慨激情，它代表的是汶川人民在特大地震面前英勇不屈的形象。《夜宿棚花村》描绘了

这样一幅图景：“四外的帐篷里，渐次亮起了蜡烛，烛光幢幢中，妇人们在准备着各自的晚餐。男人们

呢？坐在帐篷外，抽着烟，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本性，开始吹嘘各自的传奇和历险。稠稠的暮色中，不

时有笑声弥散开来。一簇簇炉火燃起来了，一缕缕炊烟飘起来了，小村的黄昏在慢慢地浑厚和丰富起

来。”[1]这些暖意融融的乡居图景带给我们一份感动，在农人的笑声里看到了灾难中的生机与欢乐，这

就是对抗苦难的人性光辉与力量。作家利用夜宿棚花村的机遇，把自己彻底融入棚花村的人们中间，

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和触摸这个刚从惊恐中安静下来的乡村的灵魂与脉搏，聆听村路上留下的一串

清脆的脚步声，看着棚花村人背着竹篓、扛着连枷、拎着镰刀的忙碌身影，发现了棚花村人灾难重压下

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牵着手，正在一步步地走出灾难，走向阳光，由无序到有序，由慌乱到镇静

……”[2]结尾写了自己在棚花村“忙忙的五月”中，“酣酣地睡着了，连梦里也开满了黄灿灿香喷喷的油

菜花”。这些从容舒缓的诗性语句传达出了对灾区人民平静生活的深深祈祷与祝福，从而拉开了与其

他报告文学的距离。

四、关于汶川地震文学的思考

汶川地震文学反映了中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画卷，记录了那些楼房塌陷、道路断

裂、激流汹涌的悲壮历史场景，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与唐山地震文学相比，汶川地震

文学出现了一些新变，如高扬人道主义旗帜，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诗歌《默哀三分钟，我们一起守望

永恒》通过赞扬国家设立哀悼日降旗致哀悼念死难同胞的举措，写出了生者与死难者休戚与共的血脉

亲情，传达了生命至上的理念，揭示他人的伤痛与我们密切相连。“放下手中的活，此刻，时间为你们空

白。/停下匆忙的脚步，此刻，行程为你们停顿。/半降的国旗，肃然哀思。/长鸣的汽笛，悲声同泣。/

[1][2]中国报告文学会编：《2008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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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头颅，都虔诚的低下，/在最可敬畏的生命面前，心跳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清晰，有力。”[1]

汶川地震文学凸显了文学的审美救赎功能。地震中那么多灾难与悲痛成为压在人们心灵上的

“坟”，文学提供了一个宣泄民族悲情的渠道，让人们在文学的审美中得到心灵的救赎。李西闽汶川地震

时被埋在废墟底下长达76个小时，身心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为了医治心灵的伤痛，他创作了长篇小说

《救赎》，讲述汶川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何国典跟随打工的妻子来到上海，一步步克服现实生活的困境最

终走向自我救赎的道路。李西闽正是通过《救赎》的写作来进行自我心灵的救赎，医治好了自己的创

伤。汶川地震文学开始关注人们的心理问题，特别是儿童的心理救援受到重视，表现了科学的救灾精

神。以往我们通常会忽略孩子们的心理与承受能力，片面地强调“不哭”“加油”“挺住”等，其实这并不利

于孩子心灵恢复。汶川地震文学许多作品的名字就标明了心理援助、心灵抚慰字样，如诗歌《写给灾区

孩子们的心理援助诗》，还有长篇小说《亲亲伙伴》的副标题就叫作“震后孩子们的心灵及抚慰故事”。

汶川地震后，“志愿者”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出现在了灾难报告文学的作品中，如陈歆耕的《废墟

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志愿者”们的行动在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

群体精神和公民意识。志愿者们的行动和事迹令人感动，当中有志愿在灾区当交通协管员的沈阳张

女士，有送药志愿小分队队长浙江老板林云，有清理尸体的重庆志愿者，有驰援都江堰的的哥，有身着

便装的国家救援队的编外人员陈岩，还有奋战一线的“中国首善”陈光标。甚至一些孩子也自觉地加

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希望用稚嫩的翅膀为灾区撑起一小片晴空。“在高水社保定点医院，来了两位小朋

友，一位是跃进路小学11岁的白宛茹，另一位是高水小学12岁的刘可心。地震后学校停了课，5月13
日即地震后第二天，他们便来到医院做起了志愿者。他们从每天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别看他

们年龄小，他们可不是来这里添乱的，看看他们娴熟的动作，活像一名小护士。倒尿盆、洗衣服、做饭

喂饭样样都干。”[2]

汶川地震文学接续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传统，延续了现代文学感时忧国

的精神情怀，扩大了当代作家的表现视野与精神境界。龚学敏的《汶川断章》、典裘沽酒的《民族与灾

难》、汤养宗的《瓦砾中的中国》都把这场灾难与民族危亡紧密地联系起来。王干认为：“汶川地震发生

以后，人们把对灾区的关注，升华为对祖国的关注，把对灾区群众的热爱升华为对民族的热爱。这种

升华，是自然的升华，是发自内心的升华。中国在地震诗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坚固的、庞大的形象。”[3]地

震灾害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地震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民族救亡”的行动，在私人化、市场

化、物欲化的文学大潮中有力地提振了民族精神，培养了公民的悲悯情怀和志愿服务意识。汶川地震

文学把文学与社会人生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与以往的灾害文学相比，汶川地震文学出现了以上几方面新的特质，表现出较为不同的新气象

与新格局，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汶川地震文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汶川地

震文学创作上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的困境，一些作品的情感体验、语言表述和思想主题往往给人一种似

曾相识的感觉，出现了相同题材作品扎堆的情形，这一点在汶川地震诗歌中尤为鲜明。“写孩子在废墟

下读书的，有谭旭东的《废墟里读书的孩子》、洪烛的《废墟下读书的女孩》与十鼓的《废墟下读书的女

孩》等同题之作；写汶川别哭的，有唐池子的《汶川，请别哭泣》、黄芳的《汶川，别哭》、李浔的《别哭，汶

川》、马东旭的《汶川，别哭啊，别哭》与风之点的《别哭，汶川》等同题之作”[4]，此外歌颂英雄教师谭千秋

[1]刘满衡主编：《国殇》，〔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2]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生命的感动：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3]王干：《在废墟上矗立的诗歌纪念碑——论“5·12”地震诗潮谈》，〔成都〕《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4]王美春：《汶川地震诗歌漫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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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赞美警察蒋晓娟的同名诗作也比比皆是。

其次，汶川地震文学缺乏应有的沉淀，灾难事件与创作的同步性使得大部分作品带有一种清浅的

特征。面对突发的灾难，创作者急于抒发郁积于心的感情，根本无暇打磨就迫不及待地拿出自己的作

品，同时各个出版社也在短时间内争相出版各种地震文学作品集。“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鲁迅也认为感情浓烈是不宜作诗的，“否则锋芒太露，能把诗美杀掉”。大多数人没能沉潜下来去观照

审视灾难，出现了一哄而上的创作局面。汶川地震文学的浅表性使得大多数作品无法穿越灾难的表

层迷障，没能作更深层次意蕴的思考与开掘，只是停留在各种苦难的展览、救援英雄的颂歌与多难兴

邦的国族认同层面，“意义空间的局促与空乏已经成为灾难写作进一步深化的最大制约因素。”[1]

如今，汶川地震过去十年了，关于汶川的灾难记忆还保存几许？那些遇难的同胞、那些失去亲人

的痛苦、那些涕泪滂沱的场面，早已被灾后重建的礼炮轰得一干二净，现如今除了他们的亲人之外，还

有几个旁观者能忆及？作为抒发宣泄民众悲情的地震文学曾经热闹非凡，特别是喧嚣一时的地震诗

潮逐渐消退，只有一部分对大地震怀有浓烈情怀并坚守文学理想的人还在默默守望这场灾难，陆陆续

续地推出一些关于汶川地震的小说、散文等，特别是一些长篇小说，如白云的《国家血脉》、姜明的《寻

根》、梁佐政的《映秀湾》等。

面对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文学该如何去表现才能不失重。地震文学的创作目的并不是单纯

地记录渲染各种灾难，这方面的工作新闻影像的效果比文学来得更为直观。描写地震灾区的真实情

景只是地震文学表现的第一重境界，作家还应该有更高的的境界追求，能够通过地震灾难表现大自然

重压之下人们悲壮的抗争，彰显生命的崇高与尊严，进而能够像加缪与马尔克斯那样通过灾难探索人

类生存的普遍意义，进行一种哲学寓言式的灾难创作。汶川地震文学创作既要抚慰伤痛，更要抵抗对

灾难的遗忘，去积极地建构地震灾害的文化创伤。谢有顺认为：“灾难记忆只有转化成一种创伤记忆

时，它才开始具有文学的书写意义。”“灾难记忆是一种事实记忆，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

这种事实之间的叠加，可以强化情感的强度，但难以触及灾难背后的心灵深度；创伤记忆是一种价值

记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反思，它意味着事实书写具有价值转换的可能，写作一旦有了这种创伤

感，物就不再是物，而是人事，自然也不仅是自然，而是伦常。”[2]

作为一种自觉意义上的文化建构，汶川地震文学要能够指向一种政治行动与社会责任，“借由建

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

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

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3]汶川地震文学要

能够昭示大地震不仅仅是一国之殇，也是每一个受难者鲜活的个体之殇，这些伤痛与我们每一个人紧

密相连。通过这种地震文化创伤的积极建构，人们得以明辨苦难的存在和根源，尊重生命的尊严，分

担他人之痛，担负起人类的生态伦理责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责任编辑：平 啸〕

[1]支宇：《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成都〕《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2]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宁〕《南方文坛》2008年第

5期。

[3]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54


